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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湲的《维吾尔音诗》
何以成为经典

——中国当代音乐创作分析随记

李吉提

一、一部当代的民族管弦乐经典之作

今年春天，听说刘湲的民族管弦乐作品《维吾尔音诗》（原名《沙

迪尔传奇》）被文化部艺术司和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评为近三十年来

民族管弦乐创作经典，很是高兴。我想，能称得起经典的，至少应该

具备以下条件：首先，作品自身比较成熟（指非实验性），有较高的艺

术品质（包括曾经获奖），并在听众中已经造成较大影响者；第二，为

　　注：作者为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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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挥和乐队喜爱演奏，并作为保留曲目演出，经久不衰者；第三，有乐

谱出版、媒体传播（CD 等），有专业性文章从理论上加以肯定、或编

入教材者。我想，今天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刘湲的《维吾尔音诗》都已

经可以被称得起“经典”二字。

该作创作于1989 年下半年至1990 年上半年间。受约于新加坡

人民协会华乐团（新加坡华乐团前身）、上海音乐学院指挥家夏飞云

先生，至今有二十二年了。作品自在新加坡正式首演起，就不胫而走，

先由中国台湾、香港和新加坡等凡有华乐团的地区和国家频繁演出起

来，此后作曲家每年都要接到多份签约“同意演出”、“同意借谱”的

文书，有些年甚至多达三五十份。在中国大陆，该曲也得到了相当普

遍的重视与流传。截至目前，已知演过的团体就包括：中国广播民族

乐团（曾两次演出于维也纳金色大厅）， 中央民族乐团，上海民族乐团，

广东、山东、四川、天津、浙江、江苏、厦门、辽宁、福建、新疆及

中国所有的省市级民族乐团和可以组织起来的音乐院校、大中小学、

少年宫民乐团体 ; 香港中乐团，台湾国乐团，台北市立国乐团，高雄

国乐团及台湾所有的民间乐团，新加坡国家华乐团及新加坡所有民间

团体和中小学华乐团，还有马来西亚槟城中乐团等，并被指定为中小

学每年一度的乐团比赛高级比赛曲目。

曾指挥过该曲的指挥家有：夏飞云、曹鹏、陈夑阳、阎惠昌、朴东生、

瞿春泉、彭家鹏、徐新、叶聪、王永吉、 阿布鲁都·热合曼等，反映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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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作在众多演奏家们心中的地位。

此作于1992 年即由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出版，与《月儿高》、《春

江花月夜》等合辑“中国民乐合奏经典”，之后的数年间，陆续有

七八个版本的合辑 CD 出版。 2010 年朴东生先生所著《中国民族管

弦乐实用配器手册》一书，将该作收入书中谱例。我院（中央音乐学

院）民乐系王直老师曾组稿民乐曲集，听说出版了，我未见书，亦不

知书名。此作于 2001年首届“金钟奖”比赛中获银奖，是八部银奖

作品中唯一的一部民乐作品。指挥家王永吉在一次作品研讨会上说：

“如果民乐作品有一些可称得上经典的话，那么《沙迪尔传奇》（即《维

吾尔音诗》）算得上一部。”指挥家徐新在首届“金钟奖”会议上说：

“《沙迪尔传奇》（即《维吾尔音诗》）不但解决了民乐队低音概念的问

题，也解决了民乐队的平衡问题。”

作为一部反映我国维吾尔族民间传奇的音乐作品，是否能得到维

族人民的认可，也很重要。我也问过作曲家这类问题。刘湲说，他的同

学——新疆交响乐团指挥家热合曼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，非常自豪地

向新疆的官员和文艺界同行介绍，这一位（指在座的刘湲）就是你们

久仰的《沙迪尔传奇》（即《维吾尔音诗》）的作者！引来一片惊奇声：“你

就是沙迪尔吗！”“你非常了解我们新疆！”“你是我们维族人！”可以

想见，身为汉族作曲家的刘湲，其《维吾尔音诗》的音乐创作在维吾

尔族同胞们的心目中能得到这样亲切、热烈的反响，确是非常难得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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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《维吾尔音诗》的音乐特色

这部作品给听众最直接的印象是充满了“异域风情”。因为该作

品的题材是以我国维吾尔族的历史传奇为基础的，因而音乐具有鲜明

的维族音乐特征。过去有些人一提到维吾尔族音乐就会想到七声音

阶，但实际上由于我国维吾尔族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，所以其音乐

中“一级多音”的吟唱技术（指基于某一骨干音的稍高、稍低的半音

或微分音腔的装饰）和风格，使它的音高结构上大都超出了七声音阶

的表现范围。为此，作曲家在这部作品的创作中，就用了包括“宫（do）、

商（re）、角（mi）、清角（fa）、变徵（升 fa）、徵（sol）、羽（la）、清羽

（降 si）、变宫（还原 si）”在内的九声音阶，这就从总体上把握住了维

吾尔族音乐的旋律调式风格特点，以确保这类音乐与蒙、汉、藏等

其他民族音乐旋律语言风格的不同。同时，这样的音高结构也为作

品旋律调式色彩的转换提供了多种表现机会，使作品的旋律民族风

格鲜明，色彩也显得格外绚丽。

再看作曲家的个性化音乐创作设计。

长期以来，刘湲的创作一直基于一个理念追求，即所谓“单细

胞生成原则”，这是在技术、美学、哲理三个层面上综合的思考。该

作品是继《第一狂想诗——为阿佤山的记忆》等一系列作品之后的

第一次“可听”的探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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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个作品建立在一个单一的主题之上。如开始的引子就含一个“三

度音程”的“单细胞”。

例 1.（第1～ 4 小节）

但这个深沉的低音区小三度音程进而又引申出主部主题的基础

形象和构建出主部主题的核心音调，成为主部主题陈述的出发点（参

见第13 小节开始的主部主题）。

引子材料的第二个段落虽然出现了鲜明的音区音色对比，但核心

材料还是前面提到过的三度音程细胞，只不过它们是以大三度与小三

度交替的方式和大小调式色彩的明暗变化方式继续陈述，旋律线条

也变得更加妖娆。

例 2.（第10 ～12 小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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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如，从主、副部主题的体裁和音乐形象比较看，二者区别虽然

很大，但从“单细胞”构建的视角观察，该主题的音程启动以及核心音

程材料……仍主要衍生自三度音程细胞（见例 3）。需要说明的是，为

了兼顾后面的论述，此处我节选的是副部主题再现时的音乐片段。

例 3.（第 325 ～334 小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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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外，在刘湲的“单细胞生成原则”里还包括以下两重意思：

其一是当“单细胞”在不同部位构成主题后，这种主题就称之为“显

主题”（比如该乐曲的主、副部主题等）。其二是这些“显主题”都是

从一个隐秘的、更深的根上生发出来的（比如该曲从总体看，均采用

作曲家提炼的“九声音阶”，并因此使作品拥有了从头至尾的、统一

的维吾尔族音乐风格。故这个“九声音阶”就有可能被理解为隐秘在

“显主题”背后的“宏主题”）。该作品无论是引子、主题、副题、连接、

展开、结尾等一切都在高度统一中寻求变化，反映着作曲家从创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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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到作曲技艺的成熟。

当我问及作曲家这部作品的曲式时，他告知是奏鸣曲式。这种

设计倒出乎我意料。因为，我所见过的民族管弦乐作品采用经典奏

鸣曲式者很少。新一代作曲家大都不再爱用经典曲式。此外，从根

本上看，西方音乐建立在二元对立原则基础上的奏鸣原则，与中国

建立在“道生一，一生二、二生三、三生万物……”的衍生与变奏原则，

也是不同的。所以，我的注意力一直放在音乐语言特点、音乐材料的

衍生、变奏以及乐队的音响音色处理等其他方面。但正如作曲家所说，

该乐曲的调性布局确实是奏鸣性的。

这是他交给我的曲式结构简图：

引子：第1～12 小节 引子直接引入下面主题

主部主题：第13～73 小节

副部主题：第74～171小节

结束部：第172～206 小节

展开部：第207～228 小节

展开部叠入再现部主部主题：第229～296 小节

再现部：主部主题第297～312 小节

连接：第313～322 小节

副题：第323～394 小节

尾声：第395～414 小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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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说明的是，乐曲开始部分的第一主题（主部）是在以 D 为中

心音的位置 ，并且以小调式为主（如 D 羽、D 商之类），色调比较阴沉。

而第二主题（副部）却是从新调开始，走向以 A为中心音的属方向位置。

这种与主部相对立的调性关系还得到了结束部的肯定。主题的展开

与再现又经历了从下属回归主调的历程，并以副部主题最终回归主调

D 为结论（见例 3）。这样的调性布局和各种展开以及连接过渡性写

法等，也都与奏鸣曲式发生着最直接的关系。只不过它是一部非常

中国化了的奏鸣曲式——在他的笔下，基于中国哲学思想的单细胞衍

生和变奏的材料加工思维，与西方奏鸣曲式对立统一的调性思维合

二为一了。所以，当我聆听这部作品时，就像走进一个卖东方工艺品

的商店，很容易因沉醉于东方色彩的各种工艺品之中，而忽略掉陈列

这些商品的货架和商店是一种西式的建筑——特定的维吾尔族音乐

语言、委婉的线性音乐陈述和异域的节奏音响、色彩以及加工方式等，

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外来的曲式结构轮廓淡化了。

该作的乐队配器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。比如通过有层次的乐

队变奏，展示民族管弦乐队的色彩表现力；模拟和突出维吾尔族乐

队音色特点的诸多做法（包括对弹拨组、手鼓固定音型节奏以及唢

呐的成组音响调动等）；还有他为填补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低音音响不

足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成功实践等，因为已有专家评论，此处不再

赘述。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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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《维吾尔音诗》创作对我们的启示

人类的音乐文化是有根的。中华音乐文化也有自己的根。我国民

族管弦乐的发展、传播和走向世界，归根结底还是需要有一批批我

国自己的原创性民族管弦乐曲目。我国是个拥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

庭，可写的东西很多。只要我们的作曲家热爱民族管弦乐的音乐创作，

对自己的民族乐队熟悉，对它的改进有想法，并且善于扬长避短，在

创作中注意发挥出自己乐队的优势，我们的民族音乐创作与发展就充

满了希望。记得刘湲在谈及《维吾尔音诗》时，曾向我讲过这样一个

故事：1994 年，美国芝加哥交响乐团驻团指挥家索尔蒂的助理谭明

光（音译）通过夏飞云先生来上海找刘湲商谈“是否可以将《维吾尔

音诗》改编为管弦乐队”以便于他们使用的事宜。刘湲婉言拒绝，并

言明此作的特色即在中国民乐。言语间流露着作曲家对自己民族乐队

的热爱和自信。

《维吾尔音诗》给我的另一方面启示，是音乐创作不要盲目跟风。

音乐创作应该能自由地徜徉于中、外、古、今、雅、俗等广阔天地之间。

这个问题，在高校尤其值得注意。因为，在高等音乐院校通常最怕听

到的批评就是音乐技法太旧了，音乐写得太俗了之类。其实，在我看

来，音乐作品的好坏，与新技法或老技法并无必然的联系。作曲家

能掌握更多的技法当然是件好事，但作品的成功与否，最终是要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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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用得是否得当。刘湲写《维吾尔音诗》的时候，正是西方先锋派音

乐对我国形成强烈冲击的年月。在高等音乐院校的某些地方，现代主

义的狂热，几近“非现代不音乐”，“宁抛弃音乐，不偏离先锋”的程

度。刘湲也曾追随过这一强烈风暴，并从中学习到了不少东西。但他

最终还是比较快地找回了自己，并以冷静的态度坐下来重新思索和选

择更适合于自己的创作方向，这也很不容易。在谈及《维吾尔音诗》

（原名《沙迪尔传奇》）这个标题时，刘湲曾向我坦言：“传奇”是借

用古代的艺术形式，意在对传统形式的缅怀和致敬；我用“传奇”二

字，也含着对“现代主义”的反叛意思。他又说：这部作品的写作初

衷是大踏步地回归传统。此作采用奏鸣曲式写成，为了体现奏鸣曲

式并非过时，但同时也不再是以前的奏鸣曲式套路——我理解，他

指的是音乐创作发展过程中的螺旋式上升。

借此，我想再谈另外一个我亲自见到过的实例。前两年，在某

次“京、沪、闽当代音乐创作研讨会”上，刘湲拿出了自己的一部作

品参加研讨。由于这部作品的旋律意味很浓，而受到了他热衷于现

代音乐创作的师兄弟的善意批评：“我们好容易从‘树’上爬下来了，

你何苦又要爬回到‘树’上去？”显然，这一“从猿到人”又“从人到

猿”的比喻，是批评刘湲放弃了现代音乐不断更新的立场，在“倒退”。

在此，我无意贬低那位作曲家在现代音乐创作领域中的骄人成就，

只想就理解刘湲的音乐提供一点补充材料。记得刘湲当时曾这样回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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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大意）：偏执可以加速前进，因为可以放弃一些东西。但是对我而言，

好像西方现代音乐的那一套东西我都玩过了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大

的兴趣去标榜什么“新”。我觉得，一方旋律是一方文化沉积的产物，

所以我对旋律更动情。我以前的作品中缺少浪漫的因素，我想从这个

角度突破。最近一直在想，中国音乐原本是很注重旋律的，为什么我

们今天就非要把它废除了呢？——由此可见，刘湲的这些艺术创作思

想，也有他的一番深思熟虑，并在他的创作实践中一脉相承，独树

一帜，展示出其强大生命力和独立存在价值。

21世纪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时代，因此，向多元文化学习已

是大势所趋。在这点上，我们必须注意避免狭隘的民粹主义思想情

绪的干扰，积极地向其他各民族学习对我国音乐文化发展有用的知

识。同时，21世纪又是一个普通人的世纪，所以我们艺术家也实在

没有必要继续端着架子，只肯为少数精神贵族服务。经常写一点雅俗

共赏的曲目，跟更多的人交朋友，一起分享自己音乐创作的快乐又有

什么不好呢？我想，刘湲的民族管弦乐《维吾尔音诗》在这些方面能

给我们一些启示。它这次被选为“经典”，也证明了“雅俗共赏”不

是梦……让我们共同努力吧。


